
日本求学，投身革命
!"##年，时龄 !$岁的苏曼殊到日本求学，

他先后入横滨大同学校、东京早稻田大学和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预校。苏曼殊在日本求学期
间，适逢民主革命教育家章太炎和革命党人孙
中山、黄兴等经常赴日，在留学生中宣传反对
满清、振兴中华的革命思想。苏曼殊极受鼓舞，
并随之弄潮于革命激流。他参加了旨在推翻
清王朝的青年会，会员中还有之后在中国近代
史中名声显赫的陈独秀、冯自由、蒋百里、潘赞
化等。之后苏曼殊又参加了“抗俄义勇队”。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内学生
家长的极大惶恐。当时在商界任职的苏曼殊
表哥是其经济接济人，他对苏曼殊的“不务正
业”非常不满，最后断然停止经费资助。在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苏曼殊决定回国。

%#&'年，苏曼殊登上“博爱丸”号轮船返

国。那天，大雨如注，伫立船头的苏曼殊看着
岸上冒雨为他送行的同学、挚友，不禁百感交
集。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此刻的心情已经截
然迥异于刚赴日本的时候。此次返国，他要到
反清斗争第一线，成败利害，无法预料。他不
禁有一种苍凉悲壮的心境。行前，他专门作七
言诗二首赠给他的老师。

其一：
蹈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其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轮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为推翻清政府义无反顾的决心，
准备在浩茫的烟水中去寻找自己归宿的志
向，跃然于字里行间。

回国后的苏曼殊经苏州抵达上海。当时
章士钊联合陈独秀、张继等在上海创办了《国
民日日报》，鼓吹革命。正是《国民日日报》吸
引了苏曼殊。这张在上海英租界内出版的报
纸，是当时革命派的主要喉舌，加之陈独秀、
张继又都是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的青年会故
交，于是，苏曼殊风尘仆仆直奔报社而来，要
与他们一起为国民革命呐喊。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期间，是苏曼殊纵
横文笔、进行革命宣传最热情洋溢的时期。他
处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期，燃烧着旺盛的战斗
热情。十几天内就撰写了歌颂俄国虚无党党
员郭耳缦的《女杰郭耳缦》和《呜呼广东人》两
篇语调急切的革命文章。不久，又以《惨社会》
为名，翻译发表了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
界》，这是苏曼殊一生中翻译的重要作品之一。
《国民日日报》旗帜鲜明、言论激烈，引起

了清廷的极大恐慌。清廷严令沿江各省不准
商民买看该报，并严禁邮政局发行代售该报。
然而清廷的这一举动却适得其反，《国民日日
报》因此更加闻名遐迩，以至于“发行未久，风

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

上海受挫，南下香港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的这段时期，是苏

曼殊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心
情愉快、舒畅和充满快乐的时期。当时苏曼殊
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同住一室，他们观点
一致，相处亲近，彼此相见恨晚。用他们自己的
话说，是“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

陈独秀年长苏曼殊 (岁，他的作风、为
人、学识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苏曼殊。在报社
两人共事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以后他们之间
终生不渝的友好感情。

但是，正当苏曼殊为获得这样一个和谐、
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深感惬意并准备在此大显
身手的时候，却不料报社的编辑部与经理部
之间因工作权限问题而闹起了矛盾，最终不
可调和地引起法律诉讼。报社因此内讧一蹶
不振，《国民日日报》这张在读者中倍受青睐
的报纸被迫停刊。

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苏曼殊对此大为失
望。苏曼殊原本对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
期性就缺乏思想准备。《国民日日报》的这次
内讧无疑给了他单纯的心灵一次沉重打击。
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闷，他睁大了眼睛注
视着周围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茫然不
知所措。最后他决定离开上海赴香港。

当初回国时，苏曼殊就准备直达香港，因
为当时的香港已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其
中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中国日报》社址就在香港。那时所有的中文报
纸都是竖行排印，惟《中国日报》率先改为横行
排印，使人耳目一新。%#&'年，中国留日学生革
命运动蓬勃兴起，该报为了加强这些活动的报
道，特聘时在日本的冯自由为该报驻日记者。
苏曼殊准备离开日本回国时，冯自由专门给香
港《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写了介绍信。后因
路费短缺，苏曼殊未能直接抵港而滞留上海。
现在苏曼殊认为香港是他惟一可去的地方。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与陈独秀、

章士钊、何梅士 )人仍然在一起租屋居住，但

此刻大家的心境已不尽相同，往日的欢乐少
了，更多的则是沉闷抑郁。此时的苏曼殊已极
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他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
无奈同室几位挚友执意相阻。他们完全出于
友谊，想留苏曼殊在上海共同谋一番作为。

然而苏曼殊去意已定。为了达到离开的
目的，他煞费苦心，最终施以小计。

那天，苏曼殊突然显得兴致极高地邀请
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一同去看戏。虽然陈
独秀等对苏曼殊此时的雅兴颇感诧异，然而
为了不扫他的兴致遂欣然同往。

苏曼殊一行来到颇负盛名的三庆戏院，
只见楼下沿街高挂的戏牌上写着：“特邀伶
玉、小叫天谭鑫培”几个大字，楼上阵阵锣鼓
声飘逸而出。眼见开演在即，他们快步上楼。

然而戏刚开演不久，苏曼殊即起身说要
回寓所一趟，陈独秀即问何故？苏曼殊回答：
“没有带钱，回去拿钱后待会散戏好结账。”当
时的戏院亦称茶园，边喝茶边看戏。顾客入座
后并不买票，跑堂送来一碗茶便是一份戏钱，
最后按茶结账。陈独秀闻之便说：“钱我有，今
天我来请客好了，何必专程回去拿钱呢？ ”
章士钊、何梅士也一旁如是说。

苏曼殊十分认真地说：“今天看戏是我发
起的，应该我请客。我是一定要回去拿钱的。”
众人拗他不过，只好让他回去。谁知，他这一
去，直到散场踪迹杳然。陈独秀他们都很奇
怪，回到宿舍后不仅未见到苏曼殊，连他的行
李都没了。惊诧之余，他们在桌上发现了苏曼
殊留下的一封信：
“诸兄惠鉴：小弟不告而辞了，出此下策，

实在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看戏是

苏曼殊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怕他们挽
留，动摇其去意。他们完全理解苏曼殊的这番
苦意，只是苏曼殊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不免感
到有些遗憾。

苏曼殊不告而辞，悄然离开朋友。当晚，
乘上英国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前往香港。香
港，对苏曼殊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同时又是
一片崭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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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清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
一位令万千读者仰慕的奇才，他集
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
其清雅秀丽之诗、潇洒俊逸之文、
清新绝俗之画、缠绵悱恻之小说，
令多少人为之倾倒。尤其是他创作
的恋情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
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
簪记》和《非梦记》，以惆怅、感伤、
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
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
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
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位看似多
愁善感、文采斐然的一介文士，却
又有着血气方刚、扬眉出剑的豪侠
之气。特别是当年在香港听说康有
为的不义之举后，愤然而起，意欲
诛之，充分彰显了苏曼殊豪侠正义
性格的一面。

一代才子苏曼殊因何欲刺康有为（1）


